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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覺菩薩章 

今天繼續講〈普覺菩薩章〉。這章的重點其實只有一個，就是「四病」，文字雖

短，但真要發揮的話，還是蠻多的。好，先看經文： 

於是普覺菩薩，在大眾中，即從座起，頂禮佛足。右繞三匝，長跪

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快說禪病，令諸大眾，得未曾有；心意蕩然，

獲大安穩。世尊！末世眾生，去佛漸遠；賢聖隱伏，邪法增熾。使諸眾

生，求何等人？依何等法？行何等行？除去何病？云何發心？令彼群

盲，不墮邪見。」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如是三請，終而復始。 

前章講修行主要有四種病，就為眾生都著「我、人、眾生、壽命」四相。若著

四相，在修行過程中就一定會走偏。而說清楚之後，大家就能把方向跟心態調理好，

所以能「心意蕩然，獲大安穩。」 

但在末法時代，既善知識越來越少，眾生的業障也更重了。在這個時候欲修行，

即有幾個問題： 

一、「使諸眾生，求何等人？」當然是求善知識。 

二、「依何等法？」但要用什麼原則，來確認誰是善知識？因自稱善知識者，

未必就是善知識；不說者，也非就不是。故要依明確的原則，去確認誰是善知識？ 

三、「行何等行？」親近善知識之後，當就是要跟著他學佛修行。而修行時，

要怎麼修。主要是說用何種心態，才能如法、獲益。 

四、「除去何病？」正面的要努力，負面的要消除，如此才能究竟成就。 

五、「云何發心？」最後再說從開始修行，到最後成就，這中間要保持怎樣的

心態。 

「令彼群盲，不墮邪見。」依此能讓末世眾生都能循正道而修行，既不墮邪見，

更不墮惡道。 

爾時世尊，告普覺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乃能諮問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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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修行，能施末世一切眾生，無畏道眼；令彼眾生，得成聖道。汝今

諦聽！當為汝說。」時普覺菩薩奉教歡喜，及諸大眾，默然而聽。 

《圓覺經》的菩薩們問了問題之後，佛都是這麼回應的，所以就不用再解釋了。 

「善男子！末世眾生，將發大心，求善知識，欲脩行者；當求一切

正知見人，心不住相。不著聲聞緣覺境界，雖現塵勞；心恆清淨。示有

諸過，讚歎梵行；不令眾生，入不律儀。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 

心不住相：非只是解，而是已證得也。 

雖現塵勞，心恆清淨：心無所求故。 

云何是「一切正知見人」？用佛法來講，乃有兩個原則：第一、佛法的正知見

一定是無我，這是佛法不共外道處，故離開了無我就非正知見。至於云何來解析無

我、論究無我，則大小乘各有善巧。 

在原始佛教裡乃說從五蘊和合而有生命體，所以是無我。因為五蘊和合，故非

本有。五蘊經常在變，和合體即不能不無常。從和合起變化，故無主也。所以從非

本有、無常、無主，知必無我也。 

從《圓覺經》的角度來看，能了別者，是心性而不是我，故亦無我也。在不同

的經論各去詮釋為何是無我，當然就各有所長，也各有其相應者。 

其次，「正知見人」是中道不二。不落有、不落無，既非一，也非異。大乘原

貶聲聞緣覺偏於無為。然誓度一切眾生，誓修一切法門，這不又偏於有為了嗎？ 

是以偏有為、偏無為都不是真正的佛法，中道不二才是真正的佛法。可是中道

不二怎麼去詮釋，怎麼去切入，這又是個很大的問題。 

「心不住相」，有正知見者，才能心不住相。很多人都說《金剛經》很好，好

在哪裡呢？《金剛經》從頭到尾其實只有一個重點，就是不住相。不住相布施、不

住相度眾。如名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即不住相也。可是《金剛經》

對於「見性的正知見」，卻著墨不多。以見性才能真不著相。否則只強調不著相，

便有壓抑、造作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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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正知見，才能心不住相。如前云：以無我，而能心不住相；以中道不二，

而能心不住相。不住有、不住無；不住常、不住斷等。 

故下面才說「不著聲聞緣覺境界」。從中道不二的立場，看聲聞緣覺境界，乃

偏於無為的那一邊。甚至不只是無為，而是灰身滅智，向斷滅的那一邊。故「不著

聲聞緣覺境界」，即是不偏於無為。 

「雖現塵勞，心恆清淨」，這部分是講不偏有為。因為菩薩偏向在人間，既在

人間就有很多俗務、法務，很多人做到最後被說是家大業大，這怎麼能心恆清淨呢？

唯有掌握一個大原則：就是心無所求。因為若有所求，心一定會隨著境界轉，有相

應的、有不相應的，有得、有失，反正都不可能清淨。 

我剛開始學佛時，就常懷疑大乘的「誓度一切眾生、誓修一切善法」，跟世間

的好大喜功有何不同？後來我才覺悟，要跟世間人不同，唯有保持出離心；但出離

心卻是小乘的核心。 

然跟出離心相應，不是要遠離人間，而是出離有所求、有所得的心。出離後，

才能在塵勞中保持清淨。如常謂的「百花叢中過，片葉不沾身」，憑什麼功夫呢？

憑心無所求就不為境轉也。 

所以菩薩雖誓度眾生，還是要保持「心無所求」的前提，否則就被眾生度了，

就被好大喜功度了，而變成家大業大。 

以上「不著聲聞緣覺境界」，是謂不偏無為。「雖現塵勞，心恆清淨」是謂不偏

有為。加起來，即是「中道不二」也。 

「示有諸過，讚歎梵行」，當然在人間，就算菩薩示現也不可能完全沒有瑕疵。

包括釋迦牟尼佛示現亦然，或身體有病，或被人譭謗、譏嫌，反正沒辦法完全無瑕。

為什麼？眾生不圓滿，既跟他們共業，就不可能圓滿。在這緣起的世界裡，本就是

相涉相入的。所以既在人間，就不可能沒有是非，不可能沒有瑕疵。 

所以「示有諸過」，不是祂故意示現的，而是在人間就是不可能圓滿。「讚歎梵

行」，既還在人間修行，就不可能無過，不管是因為習氣使然，還是因為一時的疏

忽，總多少會有一些過失。但真正的修行人，必知過、認錯、發露、懺悔。不需要

為自己的過失而曲解、辯護，把它合理化。還是得讚歎真正合法、合律的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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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令眾生，入不律儀」，如果犯過而把它合理化，那就會誤導眾生，使亦犯

過而與律相違。既不為自己曲解辯護，故不會因此誤導眾生而入不律儀。 

「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誰是善知識？第一是有正

知見者，第二知過必改者。能親近這樣的善知識，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還差

的遠呢！但是至少才有希望嘛！ 

末世眾生，見如是人，應當供養，不惜身命。彼善知識，四威儀中，

常現清淨。乃至示現種種過患，心無憍慢；況復搏財，妻子眷屬。若善

男子，於彼善友，不起惡念，即能究竟成就正覺。心華發明，照十方剎。 

四威儀中，常現清淨：現者，見也。擇其善者而從之，非專挑毛病也。 

妻子眷屬：在家眾亦可能見性開悟，證得初果、二果、（三果）。 

在末法時代能夠見到這樣的善知識應該供養。其實不只是供養，而應當親近，

不惜代價。因為我們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富，不是祿，不是壽，而是要能在生命中

證得不生不滅。生命都是流轉、生滅的，像花開霧散，這有什麼價值呢？唯有證得

不生不滅，生命才有價值。也唯有從佛法見性，才能證得不生不滅。 

所以有很多人看過我的書，就覺得「此生無憾」矣！為什麼呢？雖未證得，但

已知得。所以要親近善知識，才能此生無憾。 

「四威儀中，常現清淨」各位看講義，我已經把「常現清淨」改為「常見清淨」。

為什麼？如是「四威儀中，常現清淨」，則表示善知識的身心狀況是完美、沒有瑕

疵的。可是前面已說，其實在人間還是免不了有瑕疵的。 

故「常見清淨」者，我們親近善知識是要學他的好處，不是學他的全部。所以

要盡可能看到他的好處，才能去學。且不說善知識，在《論語》也講過：「三人行，

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善者就是看到別人的好處，而跟他學。「擇其不善

者而改之」，那不好的呢？就當作我的借鏡，所以每個人都能當作我們的老師。但

我們還是要親近比較高明的善知識，因為高明善知識教導我們的，是更崇高的理

念，是更究竟的修行方法。 

「乃至示現種種過患，心無憍慢」。一般人對於善知識，往往會有一種偏端的

心理。怎麼說呢？剛開始就希望他是個完美的偶像，所以都會把有瑕疵的全部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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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把它想作都是好的。然後過一段時間後，就會覺得卡卡的。待壓到最後一根稻

草時，就崩潰了。於是就反過來，譭謗、辱罵，當他是魔。 

所以剛開始是「常見清淨」，但不把他當偶像。後「乃至示現種種過患」，當發

現他真有一些瑕疵時，能「心無憍慢」，平常心看待。要知道人間就是這個樣子，

每個人既有他的善根，也有他的業障。有時候因緣如此，他也不能不將就。因此，

還是要從學習法的前提而親近他，不要倒過來譭謗、辱罵，當他是魔。 

「況復搏財，妻子眷屬」這是在家居士才有的狀況。在佛法裡有謂三寶：佛、

法、僧。然僧是什麼？不是出家眾就是僧，更不是比丘才是僧。僧是和合眾，依現

代的解釋，即是指一個團體，不是個人。 

所以僧是以修學佛法為軸心，而和合的團體。就像很多禪坐會、念佛會等。這

個團體裡，當然會有代表性的領導者，就佛教的倫理而言，領眾還是以出家眾為宜。

但很多時候，團體是純居士組成的，故領眾者即是居士矣！ 

佛教其實在釋迦牟尼佛時代就有居士說法，不是現在才有。但於居士說法時，

出家眾可以聽，但不得禮拜供養，因為這是佛教的倫理。 

但在原始佛教時，即公認就算居士，也能證得初果、二果。那三果呢？三果的

講法就不一定了，有的說可以證三果，但證得後一定會出家；有的說居士不能證三

果。但至少二果之前，是比較確認的。當今不要說居士能不能證得初果、二果，就

算出家眾，又有幾個證得初果、二果的呢？ 

如果善知識是位在家眾，當然就有他營生的事業、有他的妻子、眷屬。其實說

到最後，領導的都不是在家眾或出家眾，而是以「法」為領導。誰有法誰為師！ 

「於彼善友，不起惡念，即能究竟成就正覺」，其實不是不起惡念就夠了，而

要非常地努力親近並學習，才有辦法慢慢長進，最後才能成就正覺。 

這個正覺，初步只是開悟而已，還不是成佛。若悟圓覺心性，就能「心華發明，

照十方剎」。心華發明，因為心性，本妙覺明。照十方剎，具普遍性與永恆性。 

好，繼續看下面的經文。 

善男子！彼善知識，所證妙法，應離四病。云何四病？一者作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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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彼圓覺性，

非作得故，說名為病。 

作種種行：圓覺心性，迷而非失，悟而非得。非從一切造作中，修出來的。性非作

法也。 

「作種種行，欲求圓覺」，其實很多人雖作種種行，但根本不求圓覺。比如在

佛教社會常言「做功課」，每天每天做功課，這是不是作病呢？ 

功課是云何做的呢？第一、早晚課、唱三皈依。三皈依不是唱一次，就成了嗎？

為何得早晚都要唱呢？一做再做，這是什麼意思呢？因為我不喜歡做早晚課，師父

就說：「哪有寺院不做早晚課的？」我說：「看看經律論裡，有哪個地方說要做早晚

課的？」因為在佛陀時代，僧眾未必住在寺廟，他們常常今天住這裡，明天住那裡；

到處托缽遊化，非固定住在一個場所。所以早上起來就是打坐，沒做什麼課誦。尤

其剛開始時連經本都沒有，還做什麼課誦呢？ 

師父說：「那你看中國、韓國、日本的佛教，哪個不做早晚課的？」我說：「功

課有很多種！每個人都要做功課，但不一定只限課誦啊！」很多人都把有形有相的

作法當功課。故第一種作法，就是早晚課。 

第二是誦經，比如誦《金剛經》、誦《阿彌陀經》，而且是十部、廿部、五十部

地誦下去，只是算部，不管什麼效果。似乎部數愈多，功德就愈大。 

再來是念佛，念佛時也不在乎能否一心不亂，只在乎記數，三萬聲、五萬聲。

有的人可以一面數念珠，一面跟你聊天或看電視。既都是散心雜話，哪能一心不亂？

他們看重的只是形式，好像記數越多功德就越大，其實記數多跟功德大，根本沒有

等比關係。 

還有人拜懺，如大悲懺、梁皇懺等懺法很多，也是中規中矩地拜唱，也是十部、

廿部地拜唱著。 

然而懺不一定要拜，拜也未必是懺。云何為懺？知道錯了，並決定以後必力改

前非，這才是懺。若拜了老半天，連錯在哪裡都不知道，云何為懺呢？可是於拜懺

的儀軌中，拜跟懺是連在一起的，好像拜了就是懺，且拜愈多，功德就愈大，其實

拜，不等於懺；懺也未必有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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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布施、持戒，算不算作法呢？其實也是作法。還有深入經藏，算不算作法

呢？其實也是作法。深入經藏只是了解義理，為何也是作法呢？只要是「在相法裡

下功夫」的，就屬於作法。 

在佛教信徒裡，可簡單分為兩種：一是信行人，一是法行人。信行人大部分都

在作法裡打轉。這些人都認為自己很虔誠、很精進，但是理不通，故只能在形式裡

下功夫。 

所以大部分人所熟悉的，都是作法。作法為何是病呢？所謂病，不謂它是負面

的，不是說生了病就會死，而是「得少為足，不能長進」。因為如只在有為的相法

裡，再怎麼努力，終究只是人天有為善果、有為福德，而不會是功德。 

雖世間都稱為「慈濟功德會」，但慈濟跟功德是兩碼事。因為慈濟頂多是福德，

而不會是功德。那什麼是功德呢？德是得解脫，而得解脫最重要的關鍵乃在見性開

悟。所以見性為功，解脫為德。真正的功德，唯有見性開悟而已！退而求其次，能

夠幫助見性開悟的就有一點點功德。 

故深入經藏，雖不等於開悟，但對開悟是有正面助益，故有功德。至於誦經，

有的人誦經後，能夠了解它的義理，有的人誦經只是鸚鵡念經。故同樣是誦經，功

德差很多；跟誦的部數，哪有正比的關係。再說拜懺，能真減輕你的業障嗎？這也

因人而異，差很多哩！ 

所以我們要說：所謂病，不是負面的。如果是負面的，那很多佛教徒做的都成

負面了嗎？不是負面的，只是不究竟。因為都在相法裡下功夫，而相法都是不究竟

的。要如何成究竟呢？就是要見性。尤其在《圓覺經》裡，就是要悟圓覺心性。 

那下面要問：「既作法為病，那就不做了嗎？」不做的話，你也不會開悟的！

故謂之為病，乃是希望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而求開悟啊！前面的努力就是為

了這個軸心，但很多人根本忘了軸心是什麼。 

甚至很多信行人在誦經、拜懺時，你提醒他：「努力的重點，在求開悟也！」

他會說：「這你們去努力吧！開悟輪不到我的！」雖努力，卻把最重要的軸心漏了、

忘了，這就是病！ 

所以，希望信行人能提升為法行人，不只具足正知見，而且能夠在修行上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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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能夠見性，這樣才能從凡轉聖，而證不退轉。 

「彼圓覺性，非作得故」。性是不動的，只能悟而不能作。如果悟了，就本來

如是，如果不悟就天地懸隔。事實上，它本來就存在，只有悟跟不悟的差別，沒有

做跟不做的差別。但做了，有助於悟也。故不是病，即不做也。 

下面先講止病，因為止病大家比較熟悉。 

三者止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

寂然平等，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止合故，說名為病。 

永息諸念，寂然平等：定多而慧少，失於空寂。 

外道亦修止，卻不能證得圓覺。 

關於止病，就是以修定為主的方式，這大家比較清楚。修止云何是病？首先問：

單修定，能不能見性？單修定，不能見性。為什麼？外道也在修定，然我們認為他

們不可能見性。以單修定，不能見性；故謂之為病。 

但是在傳統的修行法門裡，除了布施、持戒之外，很多人主要的修行法門還是

從修定入的。雖講止觀，其實都是先修止，再修觀的。甚至真修觀者也不多。 

為什麼呢？很多人都受這句話的影響──《楞嚴經》講的「從戒生定，從定發

慧」。希望從定能夠發慧，所以都認真修止。但是剛才已經講到：外道雖有定，為

何不能發慧呢？因為他們的邪知邪見，障礙了他們的見性。所以單修定，是不能發

慧的。 

所以我的講法不是從定發慧，而是「先以慧修定，再以定證慧」。在修定之前，

要先具足正知見，否則修定就跟外道沒什麼差別。云何「先以慧修定，再以定證慧」？

且看八正道的修行次第就非常明確。 

正見、正思惟是慧，但那是解慧，先對義理的了解，這是佛教徒跟外道最大不

同處。先要有正知見的基礎，再來持戒。故正語、正業、正命其實就是將解慧，落

實在生活的軌道上。因此有正見者，即有很大的定力。 

為什麼呢？他在很多事上，都可以老神在在呀！碰到境界時，可用正知見判斷

抉擇，故不會亂，因為心裡有主啦！這知見先應用在生活上，因為身、口、意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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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業是最粗重的，最粗重的即是最容易控制的。所以先用正知見調伏身業，再調伏

語業。身語調伏好，生活即安定矣！至於意業因較微細，故待正精進、正念、正定

再來調伏，而能以定證慧也。 

故很多年前，我就說過這個比喻：正見、正思惟像藍圖，作工程前，一定要先

有藍圖。其次，正語、正業、正命像初胚。至於修定呢？是作細部裝潢。所以次第

一定是：先有藍圖，然後完成初胚，再作裝潢。 

但現在有很多人的修行次第卻是顛倒的：正知見也沒有，生活還一團亂時，就

希望以修定來改善生活品質。其恰如，先作裝潢。裝潢怎麼作？買了很多精緻的傢

具回去，但因為房子還未建好，所以放著風吹雨淋，過一段時間，即壞掉了。然後

呢？再進禪堂去買傢具啦！這樣的修行終使不上力，充其量，只是另一種形式的輪

迴爾！ 

因此我還是要說：於八正道中，是先以慧修定，再以定證慧的。云何以慧修定？

先確認正知見，然後以此來調伏較粗重的身業，次重的語業，越伏越細。最後再調

伏意業，而入正定。 

云何以定證慧？其實，定不是置心一處而已。真正的定是對境心不亂，心云何

亂？起了貪、瞋、慢、疑就是亂。為什麼對境會亂呢？因為業障還在！故業障未降

伏之前必定是亂。唯有用正見、用戒定，慢慢把業障調伏後，才能對境心不亂。對

境心不亂，才有辦法以知見為主，去作明智的抉擇。 

所以我再三說：慧是作明智的抉擇。要作明智的抉擇，首先對境時，不要被習

氣帶走。有的人還沒想到佛法，拳頭已經打出去了，話已經講出去了，說錯犯過，

為什麼呢？因為習氣的力量太強了。這習氣的力量，唯有靠修定的功夫，慢慢讓它

減弱。 

如同佛法所說：眾生是順生死流，修行是逆生死流。從順生死流到逆生死，中

間有個轉捩點：要把業流停下來，才能逆也。而讓它停下來，便是修定的功夫。當

業流停下來後，才有辦法用智慧去抉擇正確的方向。 

因此八正道的修行次第，是「先以慧修定，再以定證慧」。我再三說到這個時

代是不適修定的，因為這是個動態的時代，動態的時代最好先建立正知見，再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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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證慧。 

總之，修止云何是病：單修定，希望從定發慧這是錯的。當生活還很慌亂時，

光修定只是以石壓草，沒辦法真解決問題的。至於欲證大圓覺，當更不可能！ 

我們繼續看「任病」。 

二者任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不斷生死，不求涅槃；

涅槃生死，無起滅念，隨諸法性，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任有故，

說名為病。 

有人說「直觀」或「安於當下」。 

然若無明未除，當下也只是無明和貪瞋慢爾，如何能安呢？ 

事實上，一般人犯的「任病」，沒有這麼文縐縐的，什麼不斷生死、不求涅槃。

一般人最常說的，就是「放下」，不用特別去作什麼。所以「任病」跟「作病」剛

好相反，作病就是刻意去作、任病就是不刻意做或不做。也有人說是「無所求」。

那怎樣才是放下或無所求呢？ 

問各位居士，如兒女或父母生病了，你怎麼放下？要不要醫？若還是要醫，要

醫到什麼地步？沒有一個標準呀！你可以說：「醫生！隨便你醫，活了我就帶回去，

死了就把他埋了」嗎？真能這樣嗎？ 

那不說是父母或兒女，若自己生病了，你怎麼放下？要不要看醫生？若放下，

還是要看醫生，那醫生要找哪位呢？這學問可大了！所以我覺得很多人的講法，都

是含含糊糊的。或講無為而無不為，生病時如何無為而無不為？饑寒時如何無為而

無不為呢？ 

大家都講放下，不止佛法這麼講，很多世間人也都這麼講。但未真看破，云何

能放下呢？既不是以「無我」為思想核心，未真看破，哪曾放下呢？所以世間總是

教放下者多，真放下者少。 

也有人不講放下，而講隨緣：萬事隨緣就沒牽掛。那我問你：「緣是一個一個

的來嗎？能甲緣隨了，再隨乙緣嗎？」其實緣是四面八方而來，譬如今天中秋節，

你想來聽課，但也有人邀你去烤肉，你要隨哪個緣呢？其次，緣有善緣、惡緣，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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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可以隨，惡緣你要不要隨呢？若說：惡緣我不隨。既不隨，就不是隨緣了吧！ 

還有同一件事情，隨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異。如肚子餓了要吃飯，是自己煮呢？

還是到外面吃？自己煮，要怎麼調理？到外面吃，去哪一家吃呢？價錢貴的、便宜

的差很多啊！好吃不好吃的也差很多哩！你要怎麼隨呢？其實，還是得抉擇啦！ 

若在十字路口，東西南北向怎麼隨緣？難道依隨緣，就能將你送到家嗎？非

也。如果一切隨緣，到最後必是「輪迴」啦！轉來轉去，永回不到家！ 

其實，單謂隨緣不是中道，必「隨緣不變」、「不變隨緣」，才能不墮輪迴。那

「不變的」是什麼？一是「見性」，性是不會變的。二是「行願」，菩提行、菩薩願，

也是不會變的。如果離開這兩個前提而隨緣，那世俗的殺人放火，難道就不是隨緣

嗎？ 

還有人講「安於當下」，然而若無明還在，貪瞋痴還在。就是會計較、分別，

哪可能安於當下呢？還有人說「直觀」，反正名堂很多，但都是換湯不換藥，乃都

屬於任病也。 

以下講個公案，看看各位鑑定的功力如何？ 

大珠慧海禪師 

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問：「如何用功？」

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問：「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

同。」問：「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

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就是問：「慧海禪師你是出家眾，平常有在用功嗎？」

慧海禪師答：「有！我有在用功。」那如何用功呢？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

我的用功方法就是：「肚子餓了就吃飯，睏了就睡覺。」源律師聽了很不以為然：「凡

夫俗子不都是這樣嗎？那你跟他們又有何不同呢？」 

師曰：「凡夫俗子不是餓時，有的就吃，而是挑三揀四地，或嫌這個不夠營養、

那個不夠衛生。反正諸般計較、很多煩惱。睡覺時也不肯好好睡，或想白天的人事

紛紜，或想天明後的苦心經營，或竟夜長夢多，千般惆悵而睡不好。這所以不同也！」

源律師聽後，就啞口無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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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來探看：慧海禪師有用功否？或這樣的回答有沒有語病？很簡單！如

果不思索、計較，就是用功修行，那豬的修行功力鐵比你還好。為什麼呢？豬丟什

麼東西給牠吃、牠就吃了。有嫌東嫌西嗎？搞不好，會中毒的牠也是吃了再說，豬

不會計較。豬睡就睡，鼾聲比你還響，睡的比你還死。牠有用功嗎？如果這是用功，

豬就鐵比你用功啦！ 

所以這種回答卻是似是而非、釐不清楚的。為什麼呢？因為離開「見性」的前

提，說什麼放下、任運、隨緣，都是錯的。 

因為這裡最大的問題，就是把禪宗所講第一階段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跟

第三階段的「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混為一談。以大修行人已所作皆辦，當然

就不用再計較；跟那些愚痴者的不用再計較，當然不一樣！ 

所以「任運自在」跟「醉生夢死」有什麼差別呢？很多人看起來是沒有差別的。

其實「任運自在」是第三階段的「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而「醉生夢死」是

第一階段的「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所以是天淵之別哩！ 

而第二階段的「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卻都被疏忽了。這階段是什麼功

夫呢？是「磨鏡」的功夫。鏡子很髒，要磨才能變清淨；磨的過程是辛苦的，但唯

有磨過才可能變清淨。而很多人都希望直接跳過那個階段，就期求清淨、憧憬清淨；

其實跟清淨，還差得遠。 

而在磨前，也得先具足「正知見」才行。故說放下、隨緣、安於當下者，不代

表你已經有正知見！有些人甚至覺得：外道也講得不錯。但他們講的，大概不出這

一套而已！ 

中國禪宗傳到南方，而與道家合流，道家講放任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但放任

無為，就能見性開悟嗎？這兩個還差很大哩！但很多禪宗的公案，也都犯了這樣的

過失。 

總之，不具正知見，未經「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磨練，你就不夠資格

講隨緣、不夠資格講安於當下。因為這都屬於「任病」爾！ 

再來，看第四的「滅病」。 

四者滅病：若復有人，作如是言：「我今永斷，一切煩惱；身心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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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無所有，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欲求圓覺。」彼圓覺性，非

寂相故，說名為病。 

性不離相也。 

首先我要說：經文中的「寂相」跟「滅」其實是不一樣的。「寂」只是不動，

而「滅」是根本沒有了。「寂」是像止，而非滅了。 

「我今永斷，一切煩惱」。在原始佛教講修行就是為永斷一切煩惱。這沒有錯！

「身心畢竟，空無所有」。所以修行到最後能證得「不受後有」，但不受後有，就是

身心畢竟空無所有嗎？若身心畢竟空無所有，即是「灰身滅智」。那「不受後有」

就是「灰身滅智」嗎？這很多人就無法回答了。 

我們已再三說過這個的比喻：修行到最後，如冰溶化了，而稱為「不受後有」，

因為你再也找不到那塊冰；它已跟大海融為一體了。可是不能說是空無所有；因為

水還在，大海也在。只是個體不見了，不是什麼都空無所有。 

「何況根塵虛妄境界，一切永寂」。既內在的身心非空無所有，外在的世界也

非空無所有。否則，就變成斷滅了。故出三界後，到哪裡去了？還在三界裡，只是

沒有個體、沒有界限而已，哪可能斷滅呢？ 

但在「如來藏系」常有這個嫌疑。為什麼呢？或說「本來清淨」，或說得「離

相求覺」。然「本來清淨」，是性清淨、性不動的清淨，非無相而稱為清淨。 

至於「離相求覺」，你看《大乘起信論》謂得離語言相、離文字相、離思議相，

什麼相都要離，才能得覺。 

那離後真能開悟嗎？我們看禪宗的公案，有哪幾個是在離相時開悟的？大家最

熟悉的就是棒喝。棒喝沒有相嗎？當然有相！還有人看到桃花開、聽到公雞啼時開

悟，桃花開、公雞啼，哪個不是相呢？所以不可能離相見性，性本來就不可能離相；

離相也不可能見性。 

但為什麼在如來藏系都強調離相呢？我已再三說過：離相是矯枉過正的過程，

而非最後的目的。眾生都為「著相」所以煩惱生死，現在修行，得反其道行之，而

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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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離相只是磨鏡的過程，到最後鏡轉淨了，反而能夠證得大圓覺；而大圓覺者，

反而是一切相都能廣大包容。 

把「不受後有」當斷滅，故說是「小乘」的不了義。那我再問：大乘都把「成

佛」當作修行的終點。那終點之後，會是斷滅嗎？既是終點，即表示沒有未來，這

不是斷滅嗎？ 

學過《中觀》者，必肯定諸法「不常不斷」，不可能斷的。所以既無始，也無

終，不可能有終點的！事情不可能有終點，生命不可能有終點，修行也不可能有終

點。 

很多人都把修行最後的圓滿，稱為成佛。但圓滿是沒有底限的，尤其在「眾因

緣生法」，更不可能有單獨的圓滿。 

所以很多的思想，仔細去檢點，犯了這種毛病的其實還真多。 

以上經文作止任滅，似很簡略，其實大部分的想法裡，都犯這些毛病。 

離四病者，則知清淨。作是觀者，名為正觀；若他觀者，名為邪觀。 

真善知識者，要遠離這四種病。講白一點，如果你有辦法辨識這四種病，你已

經是善知識了。因為這非常不容易！ 

所以不管是要親近善知識、還是要自建立正知見，都得非常清楚地看到這四種

弊端。離開了這四種弊端，才稱為正知見，離開了這四種弊端才稱為正修行。 

以上所講的，就是答「依何等法？」下面再看經文。 

善男子！末世眾生，欲修行者，應當盡命，供養善友，事善知識。

彼善知識，欲來親近，應斷憍慢；若復遠離，應斷瞋恨。現逆順境，猶

如虛空。了知身心，畢竟平等；與諸眾生，同體無異。如是脩行，方入

圓覺。 

前講到云何抉擇善知識。如果確認其為善知識，那就應該全心全力地去親近

他。所以不只是供養，而是當親近、學習。 

「彼善知識，欲來親近，應斷憍慢」。很多人雖也去親近善知識，可是他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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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是「法」，而是名聞利養。就我所知，有些居士喜歡穿著法鼓山的制服到處搖

搖晃晃，為什麼呢？他覺得穿了這套制服，就顯得與眾不同、格外光彩。 

為已把所親近的善知識、所依附的大道場，當成「大我」了。所以「憍慢」，

不是為我個人有什麼可憍慢的，而是為依附大我，而覺得憍慢。 

在台灣佛教的諸大山頭，大家都知道都在明爭暗鬥。為什麼呢？因為不是在

「法」上認真修學，而是在人事、在名聞利養上巧取豪奪。所以親近善知識要清楚

把握「以法為中心」。否則，愈親近，不只離道愈遠；到最後，只淪為鷹犬、炮灰

爾！ 

「若復遠離，應斷瞋恨」。那為什麼又會遠離呢？這很難說清楚。或如世間說

的「緣盡情未了」，彼此之間的緣配不來了，而必分道揚鑣；此時應斷瞋恨。 

我覺得不只是親近善知識如此，人跟人之間的互動，也當如此。在一起時，要

彼此尊重、珍惜。不要在一起時，卻你鬥我、我鬥你，那日子多難過呢！ 

如果離開了，就彼此祝福！不用怨聲載道，更不必反目成仇。自己苦，別人也

苦。對我個人而言，長痛不如短痛，真的合不來，那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

木橋。還是祝福你一路順風。 

其實，不只是彼此祝福，也還當互相感謝，感謝你一路相隨，所帶給我的好處。

不能因為遠離，就只看到壞處而想不到好處；其最後受苦的，還是你自己。 

總之，還是不要在人事上多費心思，要把重點擺在對法的認知、對法的修證上。

人事的變革，雖免不了，但不用太在意！ 

「現逆順境，猶如虛空」。因為從圓覺的角度來看，不管是順境或逆境，其都

微不足道。心如虛空，包容萬物，順逆境者，乃微塵爾！ 

其實，真正的順境只有一種，就是對法有幫助的，才稱為順。而很多世間的逆

境，卻對修行是有助益的。所以順逆到最後，還是要回歸法上。 

「了知身心，畢竟平等，與諸眾生，同體無異。如是脩行，方入圓覺」。所以

不管是出世的修行，還是人間的處世，都要把心量打開。從廣大包容的立場來看這

些人事的紛紛紜紜，這樣才能既看得清楚，且不受困擾。尤其更要把心量打開，才

能與圓覺相應。與圓覺相應，也自然能將心量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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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前再三說過，云何為大乘？不是口號叫得很大，「誓度一切眾生」就是

大乘。若觀念沒打開，就不可能是真大乘。那觀念怎麼打開呢？就是要見到法的普

遍性、相關性、互動性，這樣才能把小我的藩籬打開而自然成為大乘；不用刻意發

心，也能慢慢跟圓覺相應。 

這是答「行何等行？」就是同體平等之行。 

善男子！末世眾生，不得成道；由有無始，自它憎愛一切種子，故

未解脫。若復有人，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心無有二，即除諸病。於諸

法中，自他憎愛，亦復如是。 

眾生不能成道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無始無明」，一是「憎愛」的慣習。所

以云：無明跟愛欲是眾生輪迴的父母。前面講的是無明，這邊偏講憎愛一切種子。 

講到「種子」，雖是唯識的名相，但如不講種子，就講「慣習」亦然。為從無

始以來就有貪瞋慢疑的慣習，且慣習的力量很強，所以不能做主、不得解脫。 

「若復有人，觀彼怨家，如己父母；心無有二，即除諸病。」如果能把怨家，

看成自己的父母，就能夠除諸病。我覺得不需要把怨家觀成父母，因為這是落於兩

邊。父母對我們有恩，怨家對我們沒有恩，云何把他觀成父母？如能把他當路人，

而以平常心看待，那功夫就很好了！不必把怨家觀成父母，這是矯枉過正。 

其次，常謂瞋者修慈悲觀，慈悲觀怎麼觀？我要對他慈悲嗎？不是這樣子啦！

我對他行慈悲，你比他還大哩！ 

而是要看到他給我的好處。在因緣變化的過程中，今天對我不好者，明天可能

對我有幫助。十年前痛恨不已的人，十年之後你可能還要感謝他。 

然一般人都只看一邊，好的就愛得要死，壞的就恨得要命。客觀地看，既有好，

也有壞。那怎麼觀呢？緣起觀。看得越廣，就不會偏一邊。 

那緣起觀怎麼觀？要把眼界提高、心量放大，才有辦法客觀化。一個人有修行

否，我覺得最大的證量在於能不能完全客觀化，有些人講起來頭頭是道、天花亂墜，

卻都是為自己著想。 

所以「無我」，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能從全體的立場，去作睿智的抉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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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單謂除去「自它憎愛一切種子」，這在修行上，還不是很究竟的。 

「於諸法中，自他憎愛，亦復如是」。在佛教中有很多不同的法門，當然有些

是相應的，有些是還不相應的。不相應的，當還有跟它相應的眾生。或者，今天雖

覺得不相應，但過一段時間後，或能從另一個角度去切入。所以不必憎愛心重，徒

生困擾！ 

但有個更重要的關鍵，所謂跟自己相應：到底是順習，還是逆習？如果是順習

的相應，愈修反而習氣更重。其實很多人修學佛法都有這個問題：貪心者當修不淨

觀，但貪心者卻修慈悲觀與菩薩道，於是倡言度眾生唯希望擴張自我爾。然而又把

它貼上「菩薩道」的標籤時，你就沒有反省的空間了。所以比較保險的，還是由過

來人幫你鑒定吧！ 

善男子！末世眾生欲求圓覺；應當發心，作如是言：「盡於虛空，一

切眾生，我皆令入究竟圓覺。於圓覺中，無取覺者。除彼我人，一切諸

相。」如是發心，不墮邪見。 

最後講「云何發心？」盡於虛空，一切眾生，我皆令入究竟圓覺。這不只要度

一切眾生，而且要讓一切眾生都能證入究竟圓覺。 

「於圓覺中，無取覺者。除彼我人，一切諸相。」在修行的過程中，始終得保

持著「依法不依人」的前提。不依人，即無取覺者，亦無我人，一切諸相。 

是以我以前說過：某人講經說法不是為了廣度眾生，而是為了破邪顯正。何以

這麼說？廣度眾生者，依人爾。破邪顯正者，依法也。 

我希望透過講經說法把真正的佛法呈現出來。呈現出來之後，你要怎麼選擇？

悉聽君意。如果你說：我就是不學佛，那我也尊重。個人選擇，個人負責。 

所以「云何發心」？我還是講最重要的是「依法不依人」。至於「依義不依語」、

「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這都是依法的細則爾！尤其欲成就圓覺境

界，更應該依法為主。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普覺汝當知， 

末世諸眾生，欲求善知識，應當求正見。 



 194 

心遠二乘者，法中除四病，謂作止任滅。 

親近無憍慢，遠離無瞋恨，見種種境界， 

心當生希有，還如佛出世。 

不犯非律儀，戒根永清淨，度一切眾生，究竟入圓覺， 

無彼我人相，當依正智慧，便得超邪見，證覺般涅槃。」 

末世諸眾生，欲求善知識，應當求正見，心不住諸相。 

心遠二乘者：心遠二乘者，現塵勞恆淨。 

剛才已講到正見有兩個原則：一是「無我」，二是「中道不二」。 

既是「中道不二」就應該既「心遠二乘者」，又「現塵勞恆淨」。 

「法中除四病，謂作止任滅」。這次第跟前面的長行不太一樣，長行的次第是

「作任止滅」。其實我覺得「作止任滅」講起來比較順，所以剛才也是依「作止任

滅」的次第而講的。 

「親近無憍慢，遠離無瞋恨，見種種境界，心當生希有，還如佛出世。」這與

長行類似，故不再解釋。 

「不犯非律儀，戒根永清淨，度一切眾生，究竟入圓覺。」這「不犯非律儀」

是講欲修圓覺者的發心，錯的都不做。跟「戒根永清淨」，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對初學者而言，絕不犯律儀，幾乎是不可能的。那如何能永保戒根的清淨

呢？大過不犯，小過發露懺悔，而得清淨也。 

我覺得很多人都把犯戒講的太嚴重了。因為「犯戒」跟世間法一樣，有重罪和

輕過之別。重罪是不能犯的。輕過雖犯，猶可懺悔；且懺悔後，還是清淨的。當然

能輕重永不犯是最好的，但不要把犯輕過，當作很嚴重的事。 

因為很多人在考慮是否守戒時，心理就會有個很大的顧慮：知戒犯錯罪加一

等。心想：我不敢保證一定清淨，如果知戒犯錯罪加一等，那不是虧更大嗎？ 

其實不會虧的！為什麼呢？第一、因為守戒，則犯的機率就會少很多。第二、

因為守戒，所以犯時，還自知犯錯了。第三、不管是有形的發露，還是無形的懺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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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都會起「後不再犯」的決心。所以再怎麼算，還是比不守戒好很多。 

我覺得很多人在講戒時，常犯了這樣的毛病：先把守戒的功德講得太大了。所

以很多人，急著持戒。再來又把罪過講的太重了，害行者心永遠七上八下，忐忑難

安！ 

其實持戒的心要，就只有一點──「如法」而已。為了把所知道的法，落實在

生活當中，而持有的行為準則。當然剛開始不可能完全如法，因為過去的習氣業障

還很重。所以決定往這個方向去趨近，愈趨近即愈如法。大原則如此，依此持戒，

才是最自然、最安平的。至於再講什麼功德、罪過，升天、下地獄等！便是節外生

枝、畫蛇添足也。 

「無彼我人相，當依正智慧，便得超邪見，證覺般涅槃。」這跟前面的長行差

不多，不用再贅言了。 


